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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扶贫精准指向“入学难” 

余 莹 

2016 年，全国有一亿四千多万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义务教育巩固率是 93.4%，一些孩子还没有完整接受完义务教育。读

书无用的观念在贫困地区的影响还比较大。家长认为，孩子认识几个字就行了，早点干农活，出去打工。贫困农民和普通农民

在教育上差距有拉大的趋势。教育扶贫，势在必行。 

一、为什么要提出教育扶贫 

国家要拔除贫根，随着扶贫工作进入冲剌期，需要产业扶贫、教育扶贫、技能培训、易地搬迁、保障兜底等多管齐下。教

育扶贫就是营造起扶贫扶志扶智的环境，解决人的素质先脱贫，转变一些贫困人群的“等靠要”观念，引导贫困农民家庭主动

发展致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扶贫必扶智，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接受良好教育，是扶贫开发的重要任务，也是阻断贫困代际

传递的重要途径。“治愚”和“扶智”，根本就是发展教育。相对于经济扶贫、政策扶贫、项目扶贫等，“教育扶贫”直指导

致贫穷落后的根源，牵住了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牛鼻子”。可以说，一个水桶能装多少水不是由最长的那块木板决定的，而

是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贫困地区的教育水平就是扶贫攻坚战中的最短板，扶贫攻坚就是要克服教育这块“短板”。 

教育扶贫作为从根源上彻底摆脱贫困、稳定脱贫的重要举措，是我们决胜全面小康不可小觑的有力推手。 

二、“入学难”，“难”在哪 

扶贫要精准，要直指要害，“入学”是孩子得到教育保障的第一步，如何切实看到入学的隐形“门槛”，如何让贫困孩子

有享受平等教育的身份，我们首先看到孩子入学难的问题，而具体“难”在这些地方： 

 

（一）家庭不同程度的实际困难 

2016 年 10 月中旬，笔者随省“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暨“科学理论上讲堂”宣讲组深入六盘水宣讲，先后到水城县职校和盘

县（现盘州市）第十一中学进行宣讲。在宣讲间隙，和水城县职校的一位老师谈起生源，这位老师感叹道：“现在的职校教育

很不好办，生源是一大问题，很多家庭需要我们多次上门与父母沟通，才肯把孩子送到学校来。他们宁愿让初中毕业的孩子去

打工，也不愿让他们继续进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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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2 月，有这样一则新闻，广西南宁市，在一些旧房、拆迁拆除后的废墟里，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整天挥舞着十多斤

的铁锤，把坚硬的水泥块砸得粉碎，只为得到其中的钢筋。有人称他们是“废墟里的淘金人”，他们是，一群贵州小伙。 

以“90 后”为主的他们，年纪最小的 18 岁。“90 后”的秦斑出生在贵州的盘县，有一个姐姐和妹妹，在外打工已三年，

目前还未找女朋友，“现在只想好好挣钱，以便买车娶妻。”徐伍金，1994 年 6月出生在贵州六盘水盘县，16岁就跟随老乡外

出打工，到过“北上广”等地，有着丰富“漂流”经验的他，趁着年轻打工赚钱，“好娶一个漂亮的老婆回家”。 

王卜云，1998 年 6月出生在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县，家中有哥和弟，弟弟还在上学，母亲在他 8岁时离家出走，父亲在他 17

岁时病逝。由于家庭经济困难，“打算好好打工，多挣些钱，还债和讨老婆”。王卜云说，弟弟在上学，需要钱，父母都“走”

了，他必须撑起这个家，“有时一天能挣到一百多块钱，在我们老家，已经算蛮多了”。 

家庭的实际困难让年幼的孩子不得不过早地担负起生活的重任，他们只有踏进学校的年龄，却没有踏进学校的资格。温饱

没有保障，如何谈上学。在这里，强调我们基层干部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一是要对贫困户有持续跟踪走访，了解掌握群众的

实际困难；二是善于把握政策的利好性，结合困难群众实际，为其争取更多的福利；三是做好舆论导向，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积

极主动参与到教育扶贫中来。 

（二）“硬件”提升背后的“软件”尴尬 

在关岭县城新区，关岭民族中学“格外耀眼”：民族风格的黄褐色建筑群雄伟挺拔，现代化教学楼、体育馆、实验室、运

动场一应倶全，从硬件条件看，这所贫困县里的“豪华学校”丝毫不输大城市的中学。2012 年，在全县财政收入仅 2.6 亿元的

情况下，政府划拨县城新区最好地段土地 420亩，吸引投资近5亿元修建新的关岭民中，以引领教育发展、推动脱贫。 

关岭民中副校长勾忠光说，过去由于长期投入不足，学校面积狭小、设施破旧，连学生宿舍都没有，边远乡镇的孩子读书

困难；优秀教师不断流失，教学质量下滑，一些学生早早辍学外出务工，还有一些家庭的孩子，被迫到几百公里远的外县或城

市求学，全县每年流失生源两三千人。 

2013 年秋季，新落成的关岭民中投入使用，可容纳 6000 名学生寄宿。但硬件条件的“脱胎换骨”并未带来教学管理的同步

提升，崭新的校园里学风不振，学生逃课、打架等行为屡禁不止，教师怨气多、牢骚多，生源依然留不住。 

如果不从内部“动手术”，不能发生质变，再好的条件也只是一个空壳。2014 年，关岭抓住贵阳市与安顺市合作机遇，引

进百年名校、一类示范性高中贵阳一中整体性帮扶关岭民中。 

贵阳一中副校长陈章义说，建校舍容易但提升教育水平却非一朝一夕之功，与以往送课下乡、短期培训的帮扶不同，两校

尝试深层次、立体式教育扶贫新模式，从教学、管理、评估等多层次综合施策，激活贫困地区学校内生动力。 

两年来，关岭民中校风、学风“脱胎换骨”，教学水平大幅提升，2015 届学生高考成绩一本上线率提升了 22.5%，被评为

省级二类示范性高中，不少流失、辍学的学生又回来了，给很多贫困家庭带来希望。 

随着地方经济的发展以及国家教育扶贫政策的推进，尤其在县~级，学校硬件的提升已不是突出问题，但如何让学生在家门

□就能接受更优质的教学质量，教师素质、制度管理、高效运行都需要进一步做工作。 

（三）曲解城镇化，撤点并校一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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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点并校”，是自 20 世纪 90 年代末已经存在、2001 年正式开始的一场对全国农村中小学重新布局的“教育改革”，具

体说来，就是大量撤销农村原有的中小学，使学生集中到小部分城镇学校。从 1997年到 2010 年的 14年间，全国减少小学 371470

所，其中农村小学减少 302099 所，占全国小学总减少量的 81.3%。 

1990 年在贵州，当地教育单位以调整教学资源、提高教学质量为目标，撤除了三分之一的学校。许多的县将所有乡（在山

区，一个乡约 5000 至 15000 人）的高中撤了，全县只剩下一个高中，集中在县城；同时将数个初中合并成一个中心初中。离学

校远的村，孩子要走 3、4 小时，近的也要走 2 个小时，因此大部分的初中生都要住校。集中办初中的措施，到 2000 年基本完

成。 

但“撤点并校”带来的负面影响十分突出，一方面，这些适龄儿童只能远离家乡，寄宿求学，孩子的家庭教育、人格教育

也面临一系列新的问题。如果政府不补贴学生的寄宿费、交通费的话，寄宿同时意味着农村孩子更重的教育负担。另一方面，

更严重的问题是，并校之后，办学条件极为艰苦，人满为患，并没有提高教育质量，寄宿学生远离家乡去求学，获得的依旧是

低质量的教育。 

随着城镇化的推进，片区办学得到进一步落实，但如若不根据区域的实际情况，一味将学校合并，只会将上学的门槛提得

更高。我们贵州是全国唯一一个没有平原支撑的省份，92.5%是山地和丘陵，学校的合并更应考虑区域合理性以及后续延伸的补

偿性，比如校车接送等，提供给孩子更为便捷的上学方式。 

三、政策的跟进与落实 

（一）抓好教育相关政策的落实 

从 2004 年起，中央连续 14 年下发一号文件，聚焦“三农问题”，在教育板块，总体来说，一是鼓励农民“半农半读”接

受职业教育：依托高等教育、中等职业教育资源，培育爱农业、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的新时代农民。2016 年贵州全省实施

免费中职教育，共招收 33.5万名农村学生，20多万毕业学生就业后带动家庭脱贫。未来，贵州职业教育将让更多贫困家庭真正

实现“职教一人，就业一人，脱贫一家”。 

二是办好乡村小规模学校：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改善农村学校寄宿条件，办好乡村小规模

学校，推进学校标准化建设。2016 年 11 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要求加快探索

建立乡村小规模学校办学机制和管理办法，建设并办好寄宿制学校，慎重稳妥撤并乡村学校，努力消除城镇学校“大班额”，

保障当地适龄儿童就近入学。 

三是加快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加快普及高中阶段教育，逐步分类推进中等职业教育免除学杂费，率先从建档立卡的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实施普通高中免除学杂费，实现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全覆盖。 

（二）抓好我省各项教育扶贫政策跟进 

一是 2015 年 11 月 27 日，《省教育厅省财政厅省扶贫开发办公室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贵州省进一步加强农

村贫困学生资助推进教育精准扶贫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黔教助发〔2015〕274 号）》文件就贫困学生的资助提出具体方

案，对在读的普通高中、中职学校、普通高校的贫困学生实行“两助三免（补）”政策，即是：在确保享受原有的三年免学费

（2000元/生•年）和一、二年级国家助学金（2000 元/生•年）基础上，新增扶贫专项助学金、免（补助）教科书费、免（补助）

住宿费。据统计，2015-2016学年，我省发放教育精准扶贫学生资助资金 10.12亿元，资助学生31.7 万人，实现了“精准资助、

应助尽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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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 2016 年 2月《贵州省教育精准脱贫规划方案（2016-2020 年）》出台 8 大计划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即是：学生精准资

助惠民计划、教育对□帮扶计划、特殊困难群体关爱计划、职业教育脱贫富民计划、教师队伍素质提升计划、办学条件扩容改

善计划、农村和贫困地区招生倾斜计划、教育信息化推广计划。 

根据规划，我省将重点实施八大教育精准脱贫计划，全面完成“发展教育脱贫一批”任务，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到 2020

年，我省贫困地区基本公共教育服务水平接近全省平均水平，学前三年毛入园率、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高中阶段毛入学率分

别达到 85%、95%、90%，实现县域内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和基本普及十五年教育，保障贫困家庭子女享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 

三是 2016年贵州省在全国率先制定《贵州省教育精准脱贫规划方案（2016-2020年）》，深入实施教育精准扶贫学生资助，

资助高中至本科阶段建档立卡贫困学生 31.7 万人，资助金额 10.12 亿元。另外，落实学生资助政策，切实保障学生不因贫困而

失学，不因上学而贫困，全年共资助各级各类学生 365.7 万人次，资助资金73.3 亿元。贵州全省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

划在 87 个县 1.3 万余所学校实施，惠及 381 万农村学生。农村学前教育儿童营养改善计划在全国率先启动，从 2016 年秋季学

期起，11个贫困县及 10个极贫乡镇率先启动实施，惠及 10万余名农村学前儿童。 

2017 年，精准扶贫仍是贵州教育工作的重点，将继续落实《贵州省教育精准脱贫规划方案（2016—2020年）》，督促开展

“省属院校帮百村”精准扶贫行动，做好助推荔波脱贫攻坚帮扶和 20个极贫乡镇教育扶贫工作。 

四、结 语 

让入学没有门槛，让每个孩子都享受发展成果。我们相信，上学不是唯一的出路，但却是最好的。我们要抓住教育扶贫契

机，提升农村人口素质，阻断代际贫困，促进农村的全面发展，回应时代“以文化人”的呼声。 


